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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袁隆平

院士逝世五周年

纪 念 日 ，我 们 特

地深入袁隆平院

士 曾 经 工 作 、生

活了 37 年的湖南

安 江 农 业 学 校 ，

采写了这篇报告

文学，谨此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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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江不是江安江不是江，，她是一座城镇的名字她是一座城镇的名字，，点缀在苍莽点缀在苍莽
的雪峰山褶皱中的雪峰山褶皱中，，与时间同在与时间同在。。

抵达湖南安江农业学校抵达湖南安江农业学校，，已近午时已近午时，，一阵布谷鸟一阵布谷鸟
的啁啾声的啁啾声，，从浓密的树荫中泻下来从浓密的树荫中泻下来，，清脆清脆、、悦耳悦耳，，犹如犹如
微风中飘零的落叶微风中飘零的落叶，，洋洋洒洒洋洋洒洒。。

一入校园一入校园，，满目苍翠满目苍翠。。观光车在校区舒缓地巡观光车在校区舒缓地巡
行行，，导游小章指向远处一片农田导游小章指向远处一片农田，，她耐心地解释她耐心地解释：“：“你你
们快看们快看，，那一片农田那一片农田，，就是当年袁老师经常劳动的杂就是当年袁老师经常劳动的杂
交水稻试验田交水稻试验田。”。”

那会儿那会儿，，所有目光聚焦在葱绿的田间所有目光聚焦在葱绿的田间。。小章的解小章的解
说字正腔圆说字正腔圆，，娓娓道来娓娓道来。。沿着她那动听的语言铺陈的沿着她那动听的语言铺陈的
路径路径，，一路徜徉一路徜徉，，我们一群人在偌大的校园时空穿越我们一群人在偌大的校园时空穿越，，
开启时间的回溯模式开启时间的回溯模式。。

暖风拂面，绿意盎然。

在一栋老旧小区，我们与一位

叫向昭凤的老人侃侃而谈。

向昭凤是袁隆平的学

生，1958年入学安江农校畜

牧专业，现年87岁。我们向

她说明此行的来意。她一时

语顿，眼神透着几分默许，

一阵短暂梳理之后说道：

“袁老师很开朗，他从不板

着脸以老师自居，课余时间

里，他总是和学生待在一

起，我们都喜欢他这个朝气

蓬勃的年轻教师。”向昭凤

回忆道，袁老师平时喜欢跑

步、打球，还是一名游泳健

将，在大学期间获得过游泳

比赛第一名。“袁老师擅长

拉小提琴，拉得可好听了，

夜幕降临时，悠扬的琴声从

教师宿舍传过来，在我们那

个年代，物质和精神生活匮

乏，能够消遣娱乐的活动很

少，听到袁老师拉的音乐，

是一种抚慰心灵的享受。”

显然，音乐赋予人们的

感染力是深远的。在面对

媒体采访时，袁隆平曾坦

言：“我喜欢音乐，琴声让我

暂时忘记数据，更清醒地看

到科研的本质。”

岁月流光。1953 年 7

月，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

农学系。彼时，袁隆平风华正

茂，踌躇满志，一心想用大学

所学知识报效社会。在毕业

分配时，他被分在湘西偏远

山区一所农业学校。儿行千

里母担忧，临行前夜，母亲摊

开一张中国地图，寻找学校

的地理位置，顺着密密麻麻

的路线，看到安江农业学校地

处群山之中。那一刻，母亲心

里不由得一阵酸楚，她不无担

忧地说：“儿子，你这次去湘西

大山里工作，要准备吃苦啊。”

袁隆平没有犹豫，他执拗

地认为，苦难是人生的财富，

好男儿志在四方。袁隆平在

心里告诉自己，一位有理想、

有抱负的有志之士，面对艰难

困苦，怎么能够畏缩不前？袁

隆平匆匆地收拾了一点行李，

与母亲道别后，毅然决然地踏

上了列车。途中，袁隆平不

时眺望窗外，在这片大地上，

百废待兴，到处是一片欣欣

向荣的气象。坐在拥挤嘈杂

的车厢里，袁隆平思绪万千，

他深感肩上压力重大，立志要

在农学领域闯出一番事业。

进入湖南境内，袁隆平

换乘一辆烧木炭的老卡车，

盘旋在雪峰山蜿蜒起伏的

山野间，左拐右绕，他感到

头晕脑涨，内心犹如翻江倒

海般难受。一路颠簸，行至

湖南安江农业学校。这里

原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名刹

古寺，古木参天，遮天蔽日，

行走在清寂的校园里，袁隆

平心里涌起一股难以抑制

的新奇感。驻足远望，群山

逶迤，一抹荒芜、苍凉的意

境。目之所及，远处是山，更

远处也是山，山山而川，一眼

望不到尽头的依然是山。袁

隆平暗自思忖，果不其然，这

里偏远闭塞，山高路远，母亲

此前的预言得以应验。

初来乍到，袁隆平及时

调整心态，一边熟悉校园周

围环境，一边投入紧张的教

学任务。袁隆平在大学时学

过俄语，学校便安排他教俄

语。第二年，袁隆平被学校

调到育种教研组，改教植物

学、作物栽培和农作物育种

等基础课程，其间，他还担任

两个农学专业班主任。繁杂

的教务，学生的起居生活，事

无巨细，袁隆平亲力亲为。

往事历历在目。向昭

凤深有感触地说：“在学生的

心目中，袁老师亦师亦友，寓

教于乐，他不仅是一位优秀

的老师，更像一位亲密无间

的兄长。从事科研工作需要

细致入微，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教室授课，或者进入试验

现场，袁老师表现出非常严

谨、不为人知的一面。”

向昭凤安详地坐在那

儿，一脸宁静，她沉浸在那

段激情四溢的岁月。

1956年，袁隆平为了响

应国家向科学技术进军的

号召，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开

始农业科学研究，由他牵头

组建一支基础知识扎实、业

务能力强的科研小组。

初期，袁隆平带领科研

小组从果蔬育种着手试验。

在学校试验地里，他尝试将西

红柿嫁接在马铃薯茎叶上，希

望地下土层长出马铃薯，茎叶

上挂满西红柿。同时，他又把

西瓜嫁接在南瓜藤上，希望能

够结出如同南瓜一样大的超

级西瓜。事与愿违，理想丰

满，现实很骨感。袁隆平自嘲

地说：“不管是西瓜嫁接南瓜，

还是西红柿嫁接马铃薯，最后

都失败了，搞得西瓜不像西

瓜，西红柿不像西红柿，吃到

嘴里味道怪怪的，简直是一场

笑话。”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

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通

过几轮果蔬嫁接培育，袁隆

平清醒地意识到，使用这种

无性嫁接果蔬的方式，无法

获得作物的优良品种，甚至

会让植物原本基因发生裂

变。那些日子，袁隆平一个

人待在试验地里，不由得有

些黯然神伤。

一时间，袁隆平陷入难

以逾越的困境，他在心里不

断揣摩：路在何方？

一方椭圆形大理石碑屹立在校

园一侧，上面镌刻着袁隆平院士两行

亲笔手书：杂交水稻发源地，安江农

校纪念园。在灼热的阳光下，字迹愈

发醒目，熠熠生辉。

循着校园便道漫步，曲径通幽，

心随境移，一行人来到学校教职工宿

舍处。在纵横交错的布局间，映入眼

帘的是一排灰头土脸的青砖平房。

在小章的引领下，我们走进袁隆平的

旧居。所谓旧居，异常简陋，就是两

间由集体澡堂改建的住房。在紧凑、

低矮的房间里，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

着袁隆平一家人用过的家具，灰暗、

剥落的墙面上，悬挂着一幅业已褪色

的全家福老照片。镜框里的袁隆平

面容清瘦，沉静中彰显几分刚毅。小

章解释说，袁老师在安江农校工作生

活了 37 年，他将一生最宝贵的青春

年华奉献在这里了。

许多时候，一个人的命途与时代

进程紧紧地裹挟在一起。

时间的指针回拨。1959年，全国

遭受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在如此

糟糕的大环境下，芸芸众生，谁又能

够幸免？无一例外，学校食堂也无

米下锅了，校领导只好无奈地给学

生放了长假。为了挨过那时的饥

荒，学校决定将所有试验田分配给老

师，每个老师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袁隆平分到一块稻田，为了能够填饱

肚子，袁隆平没有考虑生长时间较长

的粮食作物，他选择种植萝卜和白

菜，这些菜蔬生长快、周期短，能缓解

燃眉之急。令人揪心的是，萝卜和白

菜的生长速度，远远赶不上袁隆平一

家人饥饿的节奏。

那些日子，无论黑夜与白昼，每

个人像中了魔咒，饥饿总是贴身附

体，如影随形。

随后发生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让

袁隆平颇为震惊。那天，袁隆平和一

位老师去雪峰山余脉一户村民家里

串门。一路上，目睹路边树木光秃秃

的，连树皮都不见踪影。袁隆平满腹

质疑，百思不得其解。进入村庄以

后，只见村民们个个面露菜色，一副

无精打采的样子。袁隆平问道，那些

光秃秃的树干是怎么回事？村民们

支支吾吾，没有正面回答。之后，在

袁隆平反复追问下，他们才透露实

情。原来村民们扛不住饥饿，把地里

的野菜、山上的野果子吃光了，前胸

贴后背，饿得实在不行，他们就将树

皮采回家用来果腹。

眼前一幕如同一场噩梦，植入袁

隆平的脑海中，迂回萦绕，挥之不去。

1962 年，袁隆平带领 40 多名学

生，在原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

加农业生产和劳动锻炼，所有人分开

吃住在村民家中。袁隆平住在生产

队队长老向家里，已过秋收季节，袁

隆平看到老向一家人，一日三餐都在

喝粥。老向面黄肌瘦，原本是一位身

材敦实的汉子，饿得瘦骨嶙峋，营养

不良，似是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得东倒

西歪。

袁隆平试着问老向：“家里顿顿

都喝粥，不是刚刚收了粮食吗？”

老向袒露实情，他说：“田里粮食

收成少，农闲喝粥，忙时吃干饭才有

力气干农活。”

从聊天中得知，袁隆平在学校教

植物育种，老向发自肺腑地央求道：

“袁老师，你来给水稻育种吧，将来培

育出亩产八百斤、一千斤的水稻，我

们就不会挨饿了。”

老向的话语朴实无华，蕴含了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某种意义上，给

予袁隆平一种莫大的激励。袁隆平

感到老向的话柔中带刚，像一根刺，

深深地戳痛了神经。那会儿，袁隆平

内心五味杂陈。作为一位从事农业

育种的科技工作者，在面对光秃秃的

树枝、面露菜色的村民和瘦骨嶙峋的

老向，袁隆平除了生起一抹无尽的愧

疚，还有一份难以言说的自责。

袁隆平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培

育一种粮食作物，帮助人们远离饥

饿。袁隆平首先想到了红薯，因为红

薯这种农作物好管理、生长快、产量

高，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地区都便于

推广。事不宜迟，回到农校以后，袁

隆平开始查阅关于红薯种植技术，理

论联系实际，在试验地着手红薯种植

试验。起初，他试着用月光花嫁接在

红薯藤上，几个月以后，地里结了一

个 17.5 公斤重的红薯王。袁隆平欣

喜不已，他在心里想象着来年试种的

丰收景象。没承想，第二年种子播下

以后，红薯藤长势喜人，开满了月光

花，地里却不结红薯。

袁隆平沉入思索的泥潭，生产

队长老向的话语，又一次拨动他的

心弦。

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结缘，与之

长相厮守，时间是最长情的告白。

从踏入安江农校那一刻起，冥

冥之中，袁隆平仿佛与这方水土结

下不解之缘。在安江农校的岁月，

袁隆平收获了爱情，与妻子邓则从

相识到相知、相爱，接着三个儿子相

继出生，安江农校见证了一个其乐

融融的幸福家庭；也是在安江农校

试验田里，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

然雄性不育株，运用天然杂交的自

然规律，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征途中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离校园不远，我们约见了一位

安江农校园艺示范场退休职工。他

叫欧阳冬卿，已是83岁高龄了，说起

与袁老师相处的那些往事，他依然

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向他打听袁

隆平在安江农校的点滴生活，欧阳

冬卿说：“袁老师心胸豁达，遇事总

是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从事杂交

水稻研究以后，他大多数时间待在

试验田观察水稻生长过程，尤其在

水稻抽穗时节，为了防治病虫和鼠

害，他几乎每天守在田垄里，有时

逢年过节也难以跟家人团聚。接

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他正在长沙的

试验田主持一个现场会，等到会议

结束，他就火急火燎地赶回安江农

业学校，母亲已经离世，没能见上

最后一面。”

欧阳冬卿一阵沉思，继而，他记

忆犹新地说：“袁老师穿着朴素，戴

一顶草帽，穿一件背心，打赤

脚，走路带风，全身上下晒得黑

不溜秋的，一点也不像知识分

子。袁老师从稻田里巡查回来，手

里总是捏着一把稻穗，家里墙壁上

挂满各种标签的稻穗。”

袁隆平兴趣爱好广泛，除了会

拉小提琴，也喜爱下象棋，遇上雨雪

天气，或者农闲时节，他经常过来找

欧阳冬卿下棋。说起与袁老师下象

棋，欧阳冬卿意犹未尽，他说：“我和

袁老师下棋互不谦让，上场就开干，

摸子为棋，落子无悔，他从不悔棋，也

不许我悔棋，袁老师有句口头禅：输

赢一盘棋，有工夫再下一盘。”

欧阳冬卿说：“在下棋的时候，

袁老师也会传授一些水稻田间管理

的知识。”

日复一日，袁隆平在家与试验

田之间穿梭。正如他自己所说：我

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

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科研之路枯

燥乏味，总是充满诸多挫折与坎

坷。夏日炎炎，稻田里闷热难耐，

在试验遇到困惑时，袁隆平也会放

下淤积在心中的负累，邀上三五个

师生一起到离学校不远的沅江，扑

通一声，投入江里畅游一番。沅江

碧波荡漾，喧腾不息，一路润泽千里

沃野。江水清澈如镜，照见蓝天白

云，照见两岸重峦叠嶂的大山，也照

见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坚韧不拔的

气概。

袁隆平曾经说，游泳是一项非

常好的体育运动，每次在沅江游一

会儿，神清气爽，心情豁然开朗，许

多集结在脑子里的疑难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

1961 年盛夏，袁隆平如同往常

一样，从教室出来径直赶往学校试

验田。不期所遇，意外的事情发生

了。那天上午，他在试验田发现一

株特优稻穗“鹤立鸡群”，穗子比普

通稻穗长、谷粒多，他细心地数了一

下，一株稻穗竟有 230 多粒。袁隆

平激动不已，如获至宝，水稻成熟以

后，他悉心收集种子。第二年将种

子播在试验田，水稻开始抽穗时，现

场一片狼藉，只见水稻高矮不一，参

差不齐。袁隆平没有因为眼前的惨

状而气馁，用两年时间在试验田仔

细排查与甄选，从几十万株稻穗中，

找到6株雄性不育株。结合在试验

田的探索发现，袁隆平撰写了杂交

水稻研究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

性》，寄给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

通报》杂志。等待消息期间，他心中

忐忑，不知结果如何。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1966年，这篇论文在该杂志

上顺利发表，后来还在该杂志英文

版隆重推出。随着这篇论文的面

世，科学界迅速掀起一波巨大的浪

潮。当时水稻雄性不育研究领域，国

内外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研

究成果第一时间得到国家科委的高

度重视，认定其在粮食生产具有至关

重要的战略意义。

时隔一年，袁隆平与学生李必

湖和尹华奇组建三人科研小组。随

着研究课题不断深入，用于科研的

试验田从安江农校、靖州、溆浦，拓

展到云南、广东和海南。那些年月，

他们像一群追逐太阳的人，辗转于各

地的试验田。为了不误南北田间农

事，袁隆平和学生如同随季迁徙的候

鸟，千里奔波，不辞劳顿，春天在安

江，冬天在海南，他们就像跟时间赛

跑，夜以继日，轮番奋战在各地试验

田。通过南繁北育的方式，大大缩短

了水稻育种周期。

生命不息，人类科学探索的脚步

永不停止。1970年11月23日，一个

看似寻常不过的日子，就在这一天，

彪炳史册，从此开创杂交水稻研究的

新纪元。

那天清早，晨光熹微，借着暗淡

的光亮，学生李必湖来到海南的南红

农场，在不远处那座铁路桥下，一片

人迹罕至的沼泽地，他找到一株野生

稻“野败”。那一刻，李必湖万分惊喜，

为了不伤及这株野生稻的根系，他激

动地跪在满是淤泥的沼泽地，将稻子

连根带泥挖出来，小心翼翼，用衬衣把

“野败”包裹好，移栽到试验田里。

接下来的日子，用这一株“野

败”为母本，以优良的栽培稻为父

本，进行人工授粉。袁隆平和李必

湖通过两年的悉心观察与摸索试

验，1972 年终于实现杂交水稻三系

配套成功，在黔阳县农业科学研究

所第一次试种，试种面积为8.94亩，

亩产 487.5 公斤。1975 年，袁隆平

团队培育出优质杂交水稻，在国内

进行大面积推广，累计种植约68亿

亩，粮食增产6000多亿公斤。当之

无愧，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开发

优质杂交水稻的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袁隆平团队开发的超级杂交

稻在世界各地进行推广，好评如潮。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造福人类。

我们一行人在校园内行

走，行至杂交水稻发源地纪念

馆广场，在袁隆平院士雕像

前，众人自发组成一排队伍，庄严、

肃穆地向他行三个鞠躬礼，以表达

对这位“杂交水稻之父”的崇高敬

意。此刻，蓝天为背景，白云做映

衬。袁隆平院士手捧一束成熟的稻

穗，一脸慈祥地站在那儿，目光温

煦，和蔼可亲，像极了一位淳朴、善

良的邻家老人。

地上一个人离去，天上多了一

颗星。袁隆平院士如一颗划过时空

的流星，明亮、闪耀。

袁隆平院士曾经许下诺言：愿

天下人都有饱饭吃。朗朗乾坤，日

月可鉴。事实上，袁隆平院士已经

做到了。民以食为天，百姓吃饱肚

子，方能安居乐业。春秋时期，齐国

政治家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

食足则知荣辱”。一个富强民主、崇

尚礼仪的国度，才能持久地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

一位诗人说，有的人死了，他还

活着。袁隆平院士虽然已离开我们

5年了，但他依然活在我们心中。活

在心里的人不会走失，如同时间的

存在，如一条永恒流动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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